
247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7)2021,3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一、《叶甫盖尼·奥涅金》与《沉沦》的创作背景

十九世纪前半叶的俄国处在封建君主专制中，底层

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然而在落后的社会内部已经

初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俄国面临历史交会的关键节点。

1812 年卫国战争后俄国国内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

涨，一部分随亚历山大一世出征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下

决心改变现状；受西方先进社会思潮影响的青年也想建

立一个新的俄国；还有一部分人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跳

动，既不满现实，要求发奋图强，同时又脱离人民，而

他们所受的先进贵族教育又使得他们对现状的不满日益

加深，陷入十分矛盾的境地，“多余人”由此而生。

而“零余者”形象出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

这一时期中国积贫积弱，处于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中，与

十九世纪的俄国十分相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一

系列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带来了民主自由的新风，然而

社会的腐朽势力仍在扼杀新思想的萌芽。五四时期的作

家们强烈地关注社会现实，同时在民主、科学等启蒙旗

帜的感召下开始关注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将个人与祖

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危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跟随时代

浪潮沉浮，一方面无法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

面不愿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以至于陷入自我挣扎的桎梏。

“多余人”和“零余者”都是社会中对现状不满的知

识分子，他们想找到走出悲剧的途径，因客观条件的限

制和自身弱点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的“零余者”形象与

俄国的“多余人”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比

十九世纪俄国更为险恶焦灼的局面，西方的坚船利炮轰

碎了旧中国的浮华迷梦，工商业时代的气息迅速入侵这

个与世隔绝的农耕社会。正是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形

成了“多余人”性格。

二、奥涅金与“他”的精神困境

（一）奥涅金的情感纠结

奥涅金出生在涅瓦河滨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的

父亲退职后债台高筑，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角色是

缺失的，负责管教小奥涅金的是法国家庭教师，这位法

国先生并不严厉，奥涅金在他的照顾下无忧无虑地度过

了童年时光，然而到奥涅金长大成人，却马上把他的家

庭教师赶出了庄园；奥涅金接到叔父卧病在床的消息，

关心的不是亲人的安危，而是可能获得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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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涅金的朋友连斯基是朴实无华的乡村地主，他英

俊潇洒，所有适龄的乡村女子都把他当成丈夫的最佳人

选，但他却从不风流，一心一意地爱着奥丽加，连斯基

邀请奥涅金参加拉林家的宴会，会上奥涅金对庸俗的宴

会感到虚无和痛苦，于是迁怒于邀请他的连斯基，奥涅

金为了报复邀请奥丽加共舞，激怒了连斯基，连斯基决

定与奥涅金决斗，奥涅金本想拒绝决斗又怕人嘲笑和诽

谤，第二天决斗时间已过还在呼呼大睡，没带一位助手

就匆忙赶到现场，在决斗中，他先一步开了枪，亲手摧

毁了自己唯一的友情，杀死了连斯基。

“连斯基之死”这一情节体现了多余人的内在矛盾

性：他们受到良好的贵族教育，又是纨绔子弟；他们善

解人意又冷酷无情；他们逢场作戏又偶尔痴情；他们善

于思考又茫然失落。一方面，他追求奥丽加挑起事端、

接受连斯基的决斗、并在决斗过程中首先举起了枪，表

现出自私残忍的特点；另一方面，连斯基死后奥涅金的

第一反应并非因欣喜，而是“感到全身冰凉”，立刻奔到

连斯基的身旁，仿佛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连斯基死

后奥涅金不得不远行以示悔意。

贵族青年奥涅金的爱情生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主人公的内心被上流社会的虚情假意填满，为了得到社

交圈子里那些贵族仕女的垂青，他每天里都要耗费大量的

时间妆扮自己，为了准备参加社交活动，他对于自己的装

束已经达到了病态的程度，身体上的任何一个细节都要得

到精美的修饰。此时奥涅金的生命似乎就是为了这些社交

活动而存在的。无论是社交的对象，还是内容或是目的，

这一切对于他来讲并不重要，甚至是可有可无的。

奥涅金爱情历程的第二阶段始于美丽的乡村，女主

角达吉雅娜对放浪不羁的奥涅金一见钟情，她为奥涅金

写下了情真意切的情书。“少女梦幻的语言搅乱了他的心

/ 他又燃起昔日感情的火焰”，尽管奥涅金被感动，经过

了一番深思熟虑，奥涅金拒绝了少女的芳心。

奥涅金在外游历几个春秋后重回圣彼得堡，遇见已

成为贵妇人的达吉雅娜，这时候的奥涅金“没有目的，

无所作为地 / 白白混过了二十六个春秋 / 在无所事事的悠

闲中苦恼着 / 没有官职、妻子和工作 / 不管什么事他都不

会做。”身为公爵夫人的达吉雅娜高贵的气质和雍容的举

止使奥涅金彻底陷入了情网。他先是在达吉雅娜面前大献

殷勤，但是换来的只是几句客套的寒暄。最后，几近疯狂

的奥涅金闯入了公爵府，向达吉雅娜当面倾诉自己对她火

热的爱恋，但是得到的依然是公爵夫人理智的拒绝。

总的来说，贵族子弟奥涅金的爱情探索缺乏目的，

无论是在圣彼得堡时的感情游戏，还是在乡村时对爱情

的恐惧，之后在莫斯科时重追旧情，都是那样的随心所

欲、率性而为。

（二）“他”的心灵斗争

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向读者讲述了主人公“他”

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孤寂苦闷，并在这种矛盾状态中走向

沉沦进而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故事。中国文学中“零余

者“的产生与俄国文学中普希金首创的”多余人“一脉

相承，作者郁达夫对俄国的”多余人“这一文学母体进

行创造性的改编，并根据中国当时的特殊国情调整了一

大部分创作理念，俄国文学塑造的是一些闲来无聊，无

所事事的没落贵族的青年形象，而郁达夫的”零余者

“则揭示封建社会主义和饱受双重压迫的悲惨命运，更

多的是表现出忧郁和感伤的情怀。相对奥涅金而言，在

异乡求学的”他“更带有一种弱国人独有的自卑感和屈

辱感，这也是两个人物形象最大的不同点。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八国联军瓜分。“他”作为在日

本求学的中国学生，被称为“支那人”，“他”无法改变

自己“弱国的人”这一固有身份，并且因这一身份陷入

深深的屈辱和愤恨中。正如文中所写：“祖国呀祖国！我

的死是你害我的！”从恨其不幸怒其不争到陷入自我放

逐的泥潭，正是因为无法改变的弱国子民角色带来的深

深自卑，这种自卑被欲望和理性无情撕扯着，自卑带来

紧张、冲突进而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最终引发心理疾

病导致主人公自戕。

除积贫积弱的国家为主人公带来的心理压力，冷漠

的人际关系也是“他”悲剧命运的推手。“他”留洋日本

后因为一些小事与长兄生起嫌隙以至于绝交，孤苦无依

时无法获得亲属的关心帮助；主人公觉得“他的日本同学

都似在那里排斥他，他的几个中国同学，也许久不去寻访

了”说明主人公与同学的人际关系非常淡漠，“他”觉得

日本同学瞧不起他，又无法融入中国的同学圈子中去，亲

情和友情上的孤独为主人公的心套上了隐形的枷锁。

“他”渴望一份真挚的爱情却不敢与异性交往，田园

中吟诗和与大自然交游已无法疗愈主人公千疮百孔的心

灵，长期的压抑发展成心理的变态：被窝里的“犯罪”、

偷窥旅馆老板的女儿甚至造访妓院。放浪形骸的纵欲也

逐渐反映到他的外在上来，理性和道德的谴责让他的罪

恶感与日俱增，最终他选择自杀。

三、多余人（零余者）的“多余感”由何而来

“多余人”这一概念是赫尔岑在 1851 年评价《叶普

盖尼·奥涅金》时率先提出来的。在赫尔岑看来，我们只

要不愿做官或地主，就多少有点奥涅金的成分。奥涅金

所属的贵族阶层处在社会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如果他们

自身愿意去当官，未必不能达到一番世俗的成就。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章几乎就是普希金自己

的生活。他出入舞会宴会，剧场赌场，生活放荡，以追

逐女人为乐；故意胡闹起哄，惹事生非，几乎每天决斗

一次，对于他来说，首先是寻欢作乐，然后才是写诗，

与奥涅金一样，上流社会的欢乐使他厌倦了，他甚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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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自己的生命。为摆脱麻木状态，他加倍好斗，故意

与政府和上流社会为敌。

1823 年夏秋，普希金的思想发生了复杂的转变。政

府反动势力的加强及十二月党人内部的分歧等因素对作

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普希金对革命政策产生了怀疑，

开始了对俄罗斯命运的痛苦反思，并萌生了对未来的悲

观主义思想。

1826 年，当普希金那些十二月党人朋友被绞死或关

监狱的时候，流放中的普希金也开始为自由而奔波。在

他写给沙皇的信中，做了转变立场的保证。尼古拉一世

将他召回了彼得堡，并称以后将亲自做普希金作品的检

查官。他开始为沙皇非正义扩张唱赞歌、为沙皇镇压波

兰民族起义正名、在反对暴政上摇摆不定、对农民起义

的复杂心态以及他后期思想中的斯拉夫民族沙文主义等

等也然他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普希金根本无法投入

写作，更可怕的是，普希金无论是妥协还是抗争，都无

法改变这种命运。

普希金个人生活的影子在奥涅金这一人物形象中随

处可见，在奥涅金的世界里，高度发展的智力、接受的

贵族教育和满腹才华与政治抱负找不到存在于世的理由，

上流社会的虚伪游戏庸俗无趣，爱情不过是虚情假意，

他试图超越生活寻找生命的意义，但他找不到答案。

而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大多阴郁颓丧，在自我生存环

境中碰壁后，他们往往选择极端的解决方式——自杀。这

些文字都与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了解郁达夫的

人生经历，也就理解郁达夫作品中“他“的内心世界。

郁达夫的童年充斥着饥饿与贫穷，日益窘困的家庭

状况让孩子敏感脆弱的内心一生都无法逃离自卑的阴影，

他从小身体不好，父亲早逝之后家道中落。为照顾一家

的生计，郁达夫母亲不得不常年借钱度日，除去紧张的

经济状况，郁达夫的求学之路也十分坎坷，他十七岁时

以优异的成绩去日本留学，原本备受器重的天之骄子成

为遭到同学冷眼歧视的“支那人“，青年时期的经历使

作家受到了无以弥补的内心创伤，郁达夫在生活这个大

熔炉的磨练下逐渐变得更加忧郁，内心满怀对弱者的同

情。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也深深地将自卑感烙入作者内心，

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十分渴望爱。郁达夫在接受日本异

域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创作出这些独具时代特色的零余

者形象，不仅是郁达夫个体心灵的真实记录，也反映了

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路程。

《沉沦》中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不仅仅是外部环境导致

的，也有主人公的内在性格的因素。小说中的主人公并

不是真的对医学感兴趣，而是为了遵从他的哥哥的意愿，

虽然主人公不喜欢医学，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也

没有听从内心的声音。自卑使主人公每天生活在想象的

世界里。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变现状，每天都很沮丧，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病态心理愈发严重，一方面害

怕别人的目光，另一方面又期待得到他人的关注，最终

选择自沉大海了结此生。《沉沦》主人公的悲剧与当时的

大环境密不可分，究其深层原因还是他自身性格使其愈

发煎熬痛苦。

如果说奥涅金是一个纯粹的多余人形象，那么《沉

沦》中的“他”则在个性上更为复杂，“他”的形象不仅

与有着周遭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多余人特质，更有着与被

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人们相同的小人物特质。无论是社会

顶层的贵族还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的孤独感和多

余感都来源于自身，这种情感症结反映的恰恰是处于社

会新旧交替阶段年轻人的迷茫，当国家都无法找到出路

时，个人更无法摆脱悲剧的宿命。

奥涅金与“他”都属被时代抛弃的边缘人，他们都

初步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腐朽，但无法脱离现有的

生存现状，只得无奈地挣扎，通过自我放逐以追求精神

安慰。与此同时这类形象又体现着时代前进的微光，在

十九世纪俄国和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奴性十分严重的境况

下，此类知识分子的觉醒难能可贵，一定程度上具有深

刻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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